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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知
道

我
在
等
你
吗

!

这一定
是 命 中 注
定。在我们
第一次见面
的那一刻，
我们的灵魂
已经互许，
就像那句歌
词———“ 你
知道我在等
你吗？”

能让大家分享吗
电视上的中老年交友节目，每期换着不同

的面孔，问的却是大同小异的问题，“你会做家
务吗？”“你有不良嗜好吗？”“你有房子吗？”几
乎每个找老伴的人都会这样问。就不能说些别
的，问些别的吗？

秋，回想起我们相识的时候，好像你没问
过我“你会做家务吗？”我好像也没问过你“你
有不良嗜好吗？”如果当时我们也这样互问对
方的话，我们肯定不成，因为我正好不擅做家
务，你正好有不良嗜好。如果因为这样的问话，
而错过了一段美好姻缘，那岂不后悔后半辈
子。因为有了爱，我成了一个厨艺日渐长进的
女人，你成了一个烟酒不沾的男人。
有人说，老年人找伴没有真正的爱情，只

是互相做个伴，解解寂寞而已。我想我们的这
段感情，是不是能说明老年人不但有真正的爱
情，而且比年轻人更深沉、更细腻，它融化在每
日每时每分里，融化在点点滴滴细细微微的小
事里。秋，我想让大家分享我们的爱，我们的快
乐，你说好吗？

我的选择我买单
回想当年，尽管你比那画家年长十岁，我

还是力排众议，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你，却让自
己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外界的舆论大致是：
我找了一个老头子，年龄相差很大，对方还是
“右派改正”的。你既没有补发到钱，也没有归
还你的老房子，你住在厂子的宿舍里，除了两
身替换衣服，还有一双套鞋和一双拖鞋。

还有就是妈妈的态度，因为你与妈妈同
岁。我的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女儿十九，儿子二
十二岁，他们也舍不得多年来相依为命的妈妈
离开他们。
妈妈和孩子们虽然不太赞同，但也没有强

烈反对。这次是我的选择，不管今后会怎样，我
愿意再次为爱付出一切，我的选择我买单。
我选择你是因为你的人生故事。你的故事

很长很长，故事的内容很苦很苦。你用平静的
语气讲述着你的故事，而我已几次掩面而泣。

我震惊了，一个曾失去了心爱的妻子和
儿子、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
人格尊严的人，竟然有如此平和的心态。我当
时的感觉，你是一个有着宽大胸怀大气的人。
这时，我忘记了自己是个感情枯竭，也曾经受
苦难的人，只想到：与你相比，我所经历的一
切，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我觉得你失去的太多
太多，你失去的家庭、爱情、亲情、人格尊严等
等所有的一切，只有我能给你，我想给你很多
很多。此时，我的心里忽然涌动着好久好久没
有过的暖意。我那已经冰凉沉睡的心，就在那
时开始复甦。
你说，你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太久。而

我，在命运之河的那一边，不也在等你吗？

不是女儿是爱人
我们的结合旁人并不看好，不管年龄还是

外表，我们都不般配，可是我们并不在乎。两个
经受苦难的人，尝到过太多太多的苦涩与酸
楚，翻过这一页，我们重头来。我们要用爱来酿
造香浓淳郁的蜜汁。爱能让两个苦人儿，变成
一对甜蜜的人。
结婚那年，你五十九岁，我四十二岁。在我

们的年龄问题上，经常闹笑话。
记得刚结婚时，常有外地的老战友到上海

来办事时过来看你。有次，一位老战友来我家，
是我开的门，他见了我就问：“请问这是石亦秋
的家吗？”
我忙说：“是啊！”“那你爸爸在家吗？”
当他知道我是你的爱人后，不无尴尬

地说：“哦，是小嫂子呀！”从此，小嫂子的
称呼就在你们老战友中叫开了。

开电梯的小夏也常会对我说：“李老
师，你爸爸已经把文汇报拿上去了。”
搬新家时，还是有邻居会对我说：“刚

才向你爸爸借了一只凳子，现在还给你，
谢谢了！”
类似这些都是我遇到的，我都没有告

诉你，恐怕你难堪。但有一次，你也碰上
了。
那次，我陪你去买羊毛衫。我为你挑了一

件酱红色的鸡心领套衫，你嫌太艳了。你自己
比较喜欢那件驼色的圆领羊毛衫。我说：“那就
两件都要了吧。”我还为你挑了一件浅灰色的
羊毛背心。你说：“买太多了，那件驼色的就不
要了吧。”你还在犹豫，我已经去付款了。营业
员望着我的背影对你说：“你的女儿待你真好
啊！那么孝顺。”

你非常开心地纠正她：“不是女儿，是爱
人。”
“哇！这么年轻啊！你好福气呵！”
当我付款回来，你告诉我时，满脸幸福。

! ! ! !我不喜欢做家务，不是一点点不喜欢，而是非常
非常的不喜欢，尤其是烧饭做菜，简直是烦透了。那
是在做姑娘时惯成的。谁知，如今遇上一个更弱的，
一个长期住集体宿舍的人。为了使这个新建的家庭
更有家的温馨和感觉，我决定义不容辞地担此重任：
既要上得厅堂，也要下得厨房。当然，你也不甘落后，
你愿当一个二传手。

所谓的二传手，就是在我上灶以前，做好诸如拣
菜、洗菜、切菜等技术含量低的工作。鉴于你主动请
缨，态度又十分诚恳，我同意把这份差使交给你。谁
知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有一天，我下班回来，你说：“主攻手，我一切准备

工作都已完成，就等主攻手发球啦！”我望着箩筐里稀
稀拉拉的一些芹菜叶子，忙问：“那些芹菜梗子呢？”
“扔啦！问这干吗？”
手脚挺利索，动作夠快的。今天的蔬菜算是泡了

汤啦！我为我的错误决定而后悔不已。幸好，你以后
没有再犯类似的错误，知错就改，还是一个好同志。

有时，我晚上开会，让你代为上灶，你满口答应。
于是，散会后我美滋滋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心想：今
天总算可以吃顿现成饭了。

见我回来，你满心欢喜，嘴里喊着：“开饭啰！开
饭啰！”手里端着一个搪瓷锅。
我等待着菜肴上桌，却不见动静。
“还有菜呢？”我终于按捺不住。
你掀开锅盖：“全在这里啦！”我往里一瞧，果然

所有菜肴全在里面了。
“你，你……怎么可以把所有的菜放在一个锅里

煮？”你的回答十分有创意：“吃到肚子里不也全在一
块儿了吗？”

在后来的日子里，主攻手和二传手终于配合得
相当默契。小小的厨房里不再只有单调的锅碗瓢盆
的撞击声，还有我们的笑声，烧菜做饭变成了一大乐
事。我们不在乎菜肴的味道，只在乎在烹调菜肴时的
快乐。我渐渐明白，你乐于当二传手的原因，是可以
和我一起粘在厨房里，合奏一首欢乐的厨房交响曲。

! ! ! !我心里一直藏着一个小秘密，那个小秘密就是
我对你的昵称。我不喜欢老年夫妻之间，互相叫着
“老头子”、“老太婆”！不老也叫老了。

你单位里的同事和老战友们都叫你老石，在家
里我绝对不想这样叫你。所以我一直思量着给你起
一个好听的昵称。
“告诉我，你的小名叫什么？”
“你问这干吗？又想玩什么花样？”你警觉起来，

拒绝回答。禁不住我的死缠蛮搅，你终于松口了。
“叫……我想起来了，叫长栓！”思绪把你带到了

那遥远的年代，在记忆库里翻箱到柜地寻找幼时的
点点滴滴。我正期待着一个有趣名字的出现，你的回
答让我太失望了。这小名太一般，太没新意了。
“这样吧，就在你名字里选一个字，重迭叫就行

了，上海的小孩子都这么叫！”我自言自语地嘟哝着。
“石石……亦亦……秋秋……对！叫秋秋！太好听
了！”我为我的创意高兴得跳了起来。
“什么？叫秋秋！”你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看见你的小眼睛睁得那么

大过。“不行！我不同意！”你表示强烈抗议。
“你不要以为秋秋这名字很肉麻的。在我们上海

秋（!"#）这个字，代表坏的意思，譬如说这个人老 !"#

（谐音），意思就是这个人很坏的意思。所以秋秋就是
坏坏，有道是打是亲，骂是爱，叫你秋秋就是爱的意
思，这你也不懂啊！”

虽然你是一百个不愿意，但又禁不住我的软磨
细缠，终于同意了。但要约法三章：$%只能在家里叫，
外面不能叫。&%只能在两个人的时候叫，有外人不能
叫。'%即使在家里，有外人时也不能叫。

我爽快地同意了，但是你却忧心忡忡，生怕我叫
漏了嘴。可是我表现很好，从不出差错，时间一长，你
就放心了。由此衍生的坏宝宝、坏囡囡、坏宝贝就变
成了秋宝宝、秋囡囡和秋宝贝了。反正是两人世界，
叫着玩玩，开心就好。叫得时间久了，叫顺口了，于是
就把约法三章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有话说：大意失荆
州，你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搬新家后，老战友们到我家聚会，在厨房我大显
身手，忙得不亦乐乎。每上一道菜，都引来一阵叫好
声，我得意忘形之际，竟在厨房里大呼：“秋秋，你快
进来看看！”
你快步走进厨房，悄声地说：“你叫我什么？”
我赶紧捂住嘴，一脸无辜。见我这样，你忙拍拍我

的肩膀：“没事，没事。”一边走出厨房：“到现在普通话还
说不好，看看应该说瞅瞅，不是秋秋。还是老师呢！”
我如释重负。心里在说：“秋秋，你太有才啦！”
不大公平，我没有昵称。我曾经暗示你，我小时

候有许多有趣的小名，你却一直不予理会。在外(你正
经八儿地叫我李老师。我没有昵称，却有一个诨号，

而且是一个伟大的诨号。起这个诨号，事出有因。
结婚后，因家离学校较远，我决定买一辆自行

车，可是我还是在小学时学的车，能行吗？因此，你让
我先在小区里操练操练。毕竟练过童子功，虽不熟
练，还算稳当。正想让我正式上路，妈妈的一句话，让
你吓出一身冷汗。妈妈说我在小时候与同学一起学
车时，曾有闯祸的不良记录。不会刹车，一下子撞上
了路边的小馄饨摊子，撞碎了不少饭碗。她除了向摊
主赔不是，还赔了钱。妈妈的一席话，差点让我白买
了那辆永久牌自行车。
在我再三要求和保证下，你总算同意了。可是每

天上班时，你总在弄堂口再三叮咛，一直目送我平稳
上车，才回家去。傍晚，又在弄堂口等我，看看我是不
是“原璧归赵”，这些日子，让你担心了。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你就接过车，帮我推着一起
走向车棚。当你把车支起来的时候，突然发现了情
况：“脚蹬子呢！”

我低头一看，果然左面的脚蹬子不翼而飞，只剩
下一根铮亮的铁轴。
“记得在哪里丟的吗？不着急，慢慢想。”
我除了摇头，一片空白。
“这么大的脚蹬子丟了，你难道一点感觉也没

有？一只脚踩着脚蹬，一只脚踩着铁轴，你难道没有
感觉到异样吗？”
“没有，真的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
“唉！你呀你，真是阿童木！”
“阿童木？”我一下子转不过弯来。
见我一脸茫然，你再说一遍：“对！就是那个动画

阿童木！就是木！”
我一下子茅塞顿开，竟把我与铁臂阿童木相提

并论，简直受宠若惊。
还有一次，是去大连参加《为了孩子》举办的笔

会途中。在你送我去船码头路上，我们走得很急，不
巧我的长统丝袜滑落下来，我忙放下手中物件，脱下
手套，去拉袜子。等我拉好袜子，发现手套不见了，你
和我怎么找也找不到。
我说：“算了吧，别找了，时间来不及了！”就这样

匆匆地赶到了船码头。
上船不久，天色已晚，盥洗完毕准备睡觉，在脱

袜子的时候，竟发现两只手套都卷在长统丝袜里，我
竟浑然不知，一点感觉都没有！
笔会回来，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件事告诉你。你觉

得简直不可思议：“这么大两只手套裹在袜子里，你
竟然一点感觉也没有？”

我也觉得太过分了，想找些理由：“真的没感觉。也
许因为赶路太急？也许因为与人讲话太多？也许……”
你叹了口气：“叫你阿童木，你还真是当之无愧！”

我开心地说：“不敢当，确实如此！”知我者，秋秋也！

! ! ! !我们现在居住的小区，环境很优美。走在这样的
意境中，散步的心情自然非常好。

散步时，我爱走在你的右侧，还爱挽着你的胳
膊，通常小道上不见人影，你也由我挽着，没有意见。
我们边慢步缓行，边谈天说地，十分愜意。有次，不远
处忽然走来一个人，你突然紧张起来：“快把手放开，
有人过来了) ”“为什么？”
“这样勾勾搭搭，被人看见多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的传统老观念又来了，今天非得治治

你不可，于是我就不放手。还说：“什么勾勾搭搭，我
们是正当的夫妻！”

见我不松开，你想从我的手臂里挣脱出来，我反
而挽得更紧了。你真有些着急了：“这样拉拉扯扯，成
何体统！”

我故意说：“那这样，下次我去把我们的结婚证
复印两张，用塑封封好，用红绳挂在胸前，那样总可
以了吧？”你笑了起来，无可奈何地说：“那挽就挽着
吧) ”这时，对面过来的人正好从我们的身边走过，还
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这两个“勾勾搭搭”的人。
你“远行”以后，我自闭了快一年。我不敢再走那

些小道，甚至不敢靠近它们，我绕道而行。等我从你

再也不会回到我身边的严酷事实中走出来以后，我
从第一次出去散步掩面而归，到后来独自一人细细
慢慢品味当年每一个甜蜜的细节……我愿意再去散
步，我知道你在小道上等着我。
“秋，你还走我的左侧吗？”
“那当然！”
“我还可以挽着你的手臂吗？”
“当然可以！只是你的手臂会累的，现在我不能

让你依靠了。”
“那你停在我的左肩上吧，这样你可以轻松些。”
“行！娟，我就在你的脸颊旁，你瘦了！”
我潸然泪下。
“娟，我想亲吻你一下。”
“你不怕别人看见，不怕别人笑话吗？”
“不怕！现在没人！”
一阵微风轻拂在我的脸上，它犹如你温柔的嘴，

我感觉到了。只要你重现在我的身边，我愿意让所有
的人看到我们相拥相亲，我们怕什么，我们是夫妻！
秋，我真的愿意，我愿意！
写到此，我已泪如泉涌，秋，我不能再写了，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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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里的交响曲

昵称诨号的典故

那条弯曲的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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